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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前后的变化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艺术成就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达到了前后未有的高度。文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各具特色，但通读全文不难发现一些人物的性格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中存在着明显的变化。从人物性格是否前后一贯来评说后四十回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并不是什么新的角度，前人已发表了不少可贵的意见，但我们就人物性格的描写问题把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但是在评说后四十回的功过，而且也同时是在发掘《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宝藏，《红楼梦》人物形象很多，本文选择了贾宝玉、薜宝钗二个人物分别加以论述。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艺术典型。在后四十回贾宝玉的性格发展中，赞扬后四十回的论者都肯定后四十回贾宝玉的性格与前八十回贾宝玉的性格上是相符的或基本相符的。不过多类意见中，在对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上都存在着绝不相容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回头的浪子，另一种观点倒认为贾宝玉是一个绝不回头的浪子。后四十回的贾宝玉仍然保持着反封建的不妥协的精神。笔者认为前者指出后四十回的宝玉悔悟后一改前辙是有眼光的，但认为宝玉性格发展趋势就是“浪子回头”，则是曲解了宝玉性格的基本方面，后者正确的判断了宝玉性格的基本性质为反封建，都没有看到后四十回宝玉性格的逆转。

《红楼梦》善于描写性格的发展，这个成就是我国小说艺术高度成熟的标示之一。贾宝玉的性格是发展的，它随着贾府的衰败，随着大观园里种种悲剧不断出现而发展着，这个发展是向着“叛逆”的方向而决不是向着“改悟”的方向，提供发展的条件的是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决定发展方向的则是宝玉性格的内核。贾宝玉生活在礼教森严的钟鸣鼎食之家，却因为祖母的溺爱袒护得以逍遥礼教之外，他在与那些较少受封建习气重染的少女们的交往中发展着自己的天性，形成了自己对待生活的独特的态度。他认为读书如果是为了功名就是沽名钓誉的丑恶行径，所以他不喜欢读书，更厌弃仕途经济；他从小就闻见家族中的种种恶行秽事，所以在感情上讨厌贵族男子，认为那些远离世俗的女孩子才具有高洁的品格，当他发现周围的女孩子中与他志同道合的唯有孤苦美丽的林黛玉，他深深地爱上了林黛玉，并不顾一切的发展着这个爱情，他是在封建主义外壳中痛苦的膨胀着新人的胚胎，贾氏家族在步步走向没落，而贾宝玉却步步走向叛逆。秦钟夭逝，金钏投进，尤三姐自刎，尤二姐吞金，睛雯芳官被逐，种种悲剧使他逐渐认识到家庭的丑恶、虚伪和冷酷。他说：“我能够和姊组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以后姊姐们离散了，林黛玉郁郁死去，大观园荒凉了，他视为人间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他民家庭的本来已非常脆弱的纽带也就断裂了，他叛逆家庭是必然归宿。曹雪芹对贾宝玉不肯入于“正路”在第五回“神游太虚幻境”是曾作过暗示，警幻仙姑引导贾宝玉领略“幻境”风光声的目的是为了要警其痴顽，使其悔前情入于正路。然而宝玉却执迷不悟，不肯回头，遂掉进万丈迷津之中。曹地芹绪此一梦交代了宝玉性格发展的归宿，所以说后四十回写宝玉“改悔前情”既违背了宝玉性格的逻辑也不符合曹雪芹的创作意图。

认为后四十回贾宝玉基本保持着反封建的性格的意见，概括主要有两条：一是宝玉在爱情上作了不妥协的斗争，二是宝玉最后出家做和尚绪书确实写了宝玉失去黛玉之后的痛苦，写了宝玉终于抛弃家庭而遁入空门，但是我们分析一个人物性格不单要看他做什么，而且还要看他怎么做。

后四十回用了不少篇幅描写贾宝玉在爱情问题上与命运的苦斗，可是却抽去了爱情的叛逆内容，贾宝玉所以爱林黛玉队了聪明美貌等因素外，关键还在志趣和气质的相合，宝钗风韵不逊黛玉，才学也可以与黛玉并肩，而宝玉不能忠情于她，志趣和气质的分野是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宝钗不能理解宝玉还一再劝他立身扬名，而黛玉从来不讲这种混帐话，宝玉在黛玉面前可以玩笑可以吵架，相处得非常自然和谐，但在宝钗面前却不能随便。志趣和气质的一致是宝黛爱情的基础。若抽去了这个基础，他们爱情虽然也有一定意义的反封建价值，但却失去了《红楼梦》的全新的意义。而后四十回黛玉一反自己的人格变成了利欲熏心的腐儒，她劝宝玉读八股取功名，学会讨好贾母。她的“质本结来还结去”的傲世品格和“愿侬肋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的对理想的追求精神都没了，那么宝玉还爱黛玉什么呢？因此抽去了爱情的思想社会内容，宝玉在爱情上的反封建锋芒还是被磨损了。

其次，后四十回在描写宝玉对死去的黛玉的眷念之情中掺进了许多利己的和庸俗的因素与贾宝玉性格甚不相合，宝玉对黛玉的体贴，前八十回许多动人的描写，有一次他同黛玉发生口角，黛玉说“我是为我的心”，宝玉对答说：“我也为的是你的心，难道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这句话很准确地表达出宝玉在爱情上所达到的一种忘我的境界，而在后四十回他在黛玉灵前一心想着的是冼刷自己：“林妹妹，林妹妹！好好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作主，并不是我负心。”［一百零八回］他后来想找紫鹃辩白自己，紫鹃隔着窗棂不理他，他便叱道：“罢了，罢了！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人了，惟有老天知道罢了！”宝玉想到的是自己被冤枉，从不想黛玉经受了怎样的绝望的痛苦。一百零八回贾母为宝钗做生日，宝玉对此应说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二十二回宝钗做生日，宝玉与黛玉之间曾大闹过一场，今天又给宝钗做生日，黛玉尸骨未寒，宝玉岂能不被触动伤感？但这回却写他毫无知觉，同大家一起热闹，直到鸳鸯在酒令中提到十二金钗时，他才联想到众姐妹，由众姐妹而最后想起林黛玉，这证实宝玉对黛玉感情的淡薄，要知道宝玉对一个丫头金钏的生日都　不曾忘记，在王熙凤寿庆之时，还要溜到城外去奠祭一番，如今对待自己誓同生死的林黛玉竟如此健忘，能说绪书中的宝玉对黛玉的爱情是至诚至深的吗？在百零九回的“候其魂”中，宝玉等候的是黛玉之魂按情理讲应当一心想到黛玉，但是他看到旁边侍候的五儿“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的挽着头发，便立即联想到睛雯，而着眼点又在儿女私情上，结果”候其魂“变成了调戏柳五儿，倘若黛玉之魂果然来到窗前，定早已气得悲悲戚戚，呜呜咽咽的了。

再次，绪书写宝玉抛弃了“木石前盟”的信念，这首先表现在对他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宝玉小时就不喜欢这“劳什子”因为别的姐妹都没有，尤其是林黛玉没有。后来长大了爱上了林黛玉知道“通灵”是“金玉姻缘”表征，于是更不喜欢它了，为了表示自己忠于“木石姻缘”他几乎要砸碎它，后四十回宝玉对它不只是喜欢，甚至要顶礼膜拜起来，八十五回壮静王送给宝玉一块与他的“通灵”形体相似的玉后，他兴冲冲地拿给贾母看，并得意地说他那块“通灵”夜间在帐子里放射红光。九十四回“通灵”失踪时宝玉竟然“吓怔了”，九十八回宝玉与宝钗成亲后，虽然为黛玉悲痛欲死，但不久便冷静下来，而且“方信”金石姻缘有的“读到这里谁会相信贾宝玉在爱情上与封建势力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妥协不妥协当然不应当以宝玉宝钗结婚不结婚为标志，应是宝玉对“金石姻缘”和“木石前盟”的信仰的选择。“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才是宝玉应有的在爱情上不妥协的表现。

宝玉的最后出走是否完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呢？这就要分析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出走的，为什么出走的，怎样出走的。大家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出家做和尚和背叛封建阶级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明末清初有些士大夫不愿做二臣而遁入空门，这是民族气节的表现，清朝有些王公贵人在政治倾轧中感到惶恐和灰心。从朱门走进佛门，这是看破红尘消极出世，还有些老爷养尊处优、享乐一世仍嫌不够，企图跳出轮回之苦永享其东而服依禅门，这就更与“叛逆”毫不相干了。总之，单凭宝玉出家这一点还不能说明问题，必须要分析他出家的背景、动机、方式。

从背景看，后四十回写贾家被抄后中落了一阵，但很快稳住了局面，宁国府给查封了，贾赫、贾玖被刑流放，但是荣府没有大动，爵位没有丢，贾政贬了官却袭了爵位，以员外郎的职衔仍在工部行走，宝玉的出家与贾家的兴衰便没有了直接的关系，若宝玉的出家与否维系着贾家兴衰存亡的命运，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出家了，则体现了他出家的叛逆性质，可四十回的描写不仅在程度上削弱了宝玉出家对封建家庭的冲击力量，而且使宝玉出家的叛逆性质失去了客观背景的依托。

从出家的动机看，后四十回宝玉出家很难说成是叛逆行动，宝玉为什么要出家呢？是因为忘不了林黛玉，实践自己的一句戏言“你死了，我当和尚去”？不是，绪书清楚而且细腻地描写了宝玉怎样移情于宝钗，他对宝钗的温存体贴已使王熙凤触景生情，感伤起自己夫妻生活的不辜，那么是不是因厌弃贾家这个贵族生活环境而出家的，也不是。绪书没有提供任何这方面的根据，按绪书写与和尚领他到“真如福地”再阅金陵册而顿悟人生因果有直接关系。后四十回写宝玉见惜春出家连连赞曰：“阿弥陀佛！难得，难得！不料你到先好了！”袭人要随惜春仍行，宝玉又说：“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这个清福的！”宝玉受“色空“观念的支配而出家，这一点后四十回写得清清楚楚。

从出家的方式看，宝玉成了虽出家而又不背儒道的僧人，先要让宝钗受孕，然后又去考了个第七名举人，最后还要特地拜别父亲，君臣、父子、夫妻之道都尽到了。

总之，后四十回把贾宝玉性格的叛逆性阉割了，歪曲了这个形象的性格基本特征，连保持宝玉性格的起码轮廓也没有做到。

（二）

薛宝钗在《红楼梦》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她在后四十回中所占的比重又超出了前八十回，她性格的前后差异实在太明显了。绪作者描写薛宝钗虽然企图处处追寻前八十回的线索，小心翼翼的落笔，但还是使宝钗失去了应有的生气，变得干瘪呆滞了。回想后八十回，滴翠亭宝钗戏蝶，借扇宝钗敲双玉，怡红院宝钗缩绣鸳鸯，藉香榭宝钗讽和螃蟹咏，稻香村宝钗论画，萧湘馆宝钗剖析金兰语，议理家宝钗小惠全大体，红香圃宝钗灌酒，怡红夜宴宝钗抓签等等。多少生动的场面，那里活动着的是一个有血有泪的宝钗！后四十回几乎挑不出一处能与上述的描写相媲美的。绪作者描写宝钗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把宝钗的丰满复杂的性格单一化了；第二，把宝钗的个性鲜明的性格抽象化了。

在文学史上凡成功的典型性格无一例外都是性格多方面的统一体，宝钗的性格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宝钗性格的主要特点是凝重，但这是一个少女的凝重。既是少女，她也有青春活泼的一面，在礼教允许的范围内或在不离大普的情况下，她了吟诗联句、饮酒行令，她也去扑蝴蝶、放风筝，把宝钗变成女夫子的是后四十回，九十九回凤姐向贾母、薛姨妈讲道：

“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听见好几个人笑，我只道是谁，巴着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这口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栽栽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的红了脸说道：“你越发经先不尊重了！”

绪作者贾母之口连连赞扬宝钗“尊重”，有分寸，但是这“尊重”是不是有点儿过头了呢，它合乎宝钗的性格吗？这时宝钗虽然还没有圆房，但夫妻关系已经铁定了，即使她不与宝玉过于亲热，却也不必如此冷淡，夫妻之间说说笑笑并不违碍封建礼教，续作者认为宝钗连说笑也不干才合于闺阁理想，适是说明他自己是一个老夫子。

后四十回为了突出宝钗的理智而挤干了她身上最后一点封建少女、少妇的应有之情，这还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宝钗性格的别的方面，如她的聪明才智，她的处世的精细能力，她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她的端庄的风度等等，也都荡然莫存了。后四十回宝钗出场次数很多，但要找出几个写得有力的地方实在非常困难，在前八十回里，金桂虽倚娇作媚挟制薛蟠母子，却不敢轻惹宝钗，宝钗“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金桂每欲寻隙又无隙可寻，只得曲俯就。”她不与金桂正面冲突便压住了金桂，表现出她的精细地洞察人事的能力，善于机变的聪明，小姐的身份和端庄的风度，可是到了后四十回宝钗就沉不住气了，亲自出马上阵与金桂斗嘴，结果被骂得又羞又气，后来宝玉出家续作者形容宝钗的反应是：“早已呆了”、“白瞪两眼”、“暗垂泪，自叹命苦”等等，连着稍微复杂一点的内心活动也没有了。

后四十回一方面把宝钗多样化性格单一化，另一方面还把这单一化了的性格抽象化，谨守礼教是宝钗的思想本质，突出的表现它是必要的，但应当是个性化的表现，不应当是宣言式的表现，正是这一点上，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显示出巨大的差别，这里可以举宝钗“教人以礼”为例加以说明。

前八十回薛宝钗喜欢教训人，却很少给对方以教训的感觉，她总是在恰当的场合针对不同对象的性格心里，以一种豁达亲切的态度来谈话，使对方觉得这不是批评和说教，而是一种姐妹般的体贴和关照。三十七回写宝钗劝导史湘云，写她先为史湘云做诗与东道主进行周全的筹划安排，既解决了史湘云的经济难题，同时还消除了史湘云可能产生的“被宝钗小看”的心理，这时史湘云对宝钗已经感激不尽了，但宝钗还不肯说出她的“大道理”，又转而与湘云论诗，这自然是湘云最热衷的话题。谈到兴致正浓的关头，宝钗才说：“女子要以纺绩针指为本，读书也不能读”于身心有益的书“说得湘云口答应着。”四十二回写宝钗抓住黛玉行酒令，失口念出《牡丹亭》、《西厢记》诗句的“辫子”过后私下半开玩笑地审问黛玉，但她自己小时候也迷恋过《西厢记》、《琵琶》这类，杂书，上是后来觉悟了才丢开手的。“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口有答应是的一字。”五十六回写宝钗提醒探春讲利又不可离开义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她对探春侃侃而论虽锋芒毕露却正合探春的直爽痛快的脾气，宝钗在贾宝玉那里碰了钉子是个例外，但是她后来仍然巧妙的捕捉时机劝导宝玉。四十八回写她乘宝玉兴致勃勃地赞叹香菱刻苦学诗的时候，非常得体的插上一句：“你能够像他这样苦心就好了，学什么不成的？”这句话顺接着宝玉说话的情势，十分自然，其中劝导宝玉“读书上进”的意思是那么明确而语言却又是那么含蓄，使得一听到“混帐话”就要翻脸的宝玉也一时发作不了。“只得不答“由此可见，宝钗喜欢说教，但她的说教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于湘云，探春，更与袭人之辈迥异。

后四十回摒弃了宝钗说教的个性特征，使她成为了封建礼教的传声筒，她的那种豁达的态度，对对方心理的深细体察，说话的机智和技巧以及披在说教之外的脉脉温情，几乎全没了剩下的唯是干巴巴的几条筋。九十八回宝钗把黛玉死耗直告宝玉的一段描写，宝钗的这种粗率的举力、水冷的态度和生硬呆板的言词，都离开了宝钗性格的本色，请看宝钗怎么说：

“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老太太才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不图你的诰封，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看乐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怎么样呢？我虽是薄命，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看来，你就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所以你是不能死的。……实告诉你说罢：那两日你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宝钗举的三条理由都是封建人伦之道：主要是孝道，假若宝玉是个谨守孝道的儿孙，那么这番话例不失为一付镇静剂，可宝玉是“古今不肖无双”的“痴顽”，黛玉死去他例不一定真要去殉情，但孝道之类的说教是折腿不了他们的不体察对方的心理，这是宝钗性格失真之第一。第二，宝钗劝导别人从来都是以为对方着想的姿态说话，但是这番话里没有丝毫同情体贴宝玉痛苦的意思，不仅干涩而且近于冷酷。第三，宝钗此举不要说什么胆识，连一般常人见解的水平也还没有达到，贾母王夫人埋怨她太造以是有道理的。

后四十回描写宝钗劝导宝玉，如一百回宝玉听说探春这嫁而哭例的时候，一百十三回宝玉听说妙玉被劫而伤感的时候，一百十五回宝玉听了甄宝玉忠孝仕途之论不耐烦的时候，几乎都是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和干巴巴的调子。

如上所述，后四十回的薛宝钗，在信奉封建礼教这个思想本质上没有变，而个性却变了，多样变为单一，是具体变为抽象，成了一个执行惩戒的封建道德的抽象品。

《红楼梦》人物形象在后四十回里的变异，与续作者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和艺术工力密切相关，本文并不想把续书一笔抹掉，本文批评它，是习它同曹雪芹的闪八十回相比，若与其它形形色色的《红楼梦》续书相比：它还算得是较好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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